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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尚书府
□王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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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府”位于绩溪龙川村的中央。据说，它
是古徽州最具代表性的官家豪宅，被誉为“徽州
第一家”，是徽派建筑的佼佼者、徽文化最灿烂的
地方。

在一个秋阳明媚的早晨，我去了龙川。站在
龙川村外眺望，说实话，就整体气魄而言，龙川不
比我到过的黟县宏村大，或许是宏村外有“接天
莲叶无穷碧”的南湖，村内有无与伦比的半牙月
塘以及承志堂精美木雕的百子图。不过，龙川有
保存最为完美的明代建筑群，各种徽文化因素千
年积淀，再加上东有龙须山的蜿蜒起伏，西有
凤凰山的婀娜傍依，登源河与龙川河水交相重
叠，水清静柔，千年流畅，一望无际的黑土

地、黄土地在秋阳的光芒下散发出特有的气
息。龙川，确实是有龙的气脉、川的辽阔。

人说龙川呈船形，“尚书府”居船之舵位。今
天的尚书府很是热闹。景区外来游览的车辆犹
如长龙列阵，排列在公路两旁。汽笛声此起彼
伏，打破了尚书府昔日的宁静。游客们接踵而
至，络绎不绝，来寻景，来寻找几千年徽文化那独
特的魅力。如今，我也像他们一样，冲着徽文化
来了。

走近尚书府，大门两侧是一幅行草书，黑底
嵌金的楹联在素白的墙面上格外醒目：“襄懋故
居添异彩，龙川胜地出名流。”书法龙飞凤舞，笔
力雄健，文辞典雅，对仗工整。匾额“徽州第一
家”便映入眼帘，那精雕细刻木制的“百忍图”，镶
在下面。木刻画面的人物栩栩如生，众人物目光
所示的“百忍图”三字，令我心生疑惑，难道这是
尚书府内胡氏先祖历尽了人生的磨炼而形成的
一种理念？还是儒家思想体现在徽文化里一种
特有的现象？走在弯弯曲曲的鹅卵石通道上，我
思考着这个问题。

府内敦厚堂面积不大，闲坐这里，抬眼可观
十步之遥的徽戏园。想当初，徽戏园从建好的那
一刻起，不知有多少老生花旦、花脸小丑在这里
穿戴亮相、舒展歌喉，真是锣鼓喧天、胡笛齐奏，
戏园内戏曲声声、余音缭绕。那富有地方特色的

徽州唱腔一定响彻了整个庭院，欢腾在龙川的上
空，穿透于龙川的千家万户。

穿过圆拱门，过观音堂，到梅林亭。梅林亭
中一口“胡氏家井”引人注目，一潭清水，千年不
枯。井口外圆内方，井口条石的排列与“月形”的
井边砌石组成一个“胡”字，真是别出心裁，匠心
独运。

官厅是尚书府内重中之重的地方，“天奉诰
命”的圣旨龛就陈列其间。在这里，似乎有一种
严肃和庄重的气氛，让平日闲散的我略感有点压
抑，逗留片刻，便到尚书轩。“尚书轩”顾名思
义是尚书胡宗宪读书的地方。秋阳的光芒透过
深深的天井，在柔和的光线下看胡宗宪戴官
帽、穿官服的画像，文静儒雅，浓正的长眉，
虎目中含着威严。

这位明朝嘉靖年间官拜兵部尚书的儒将，从
政之年，历经艰难，组建戚家军，力灭倭患，后入
狱而死。他用生命之歌，为封建帝王写下了“忠
义”两字。到了明神宗为其昭雪平反，才追谥“襄
懋”。由此，我不能不深深地叹息，为民为官报效
朝廷，在封建王朝实属不易，人生征战之程实在
是过于艰辛了。

步出尚书轩，我的心情一时难以平静，在府
内的通道里兀自走着，幽静的木板、长条的石板
路静得可以听见自己的脚步声。不时，有一群接

着一群的游客，在导游的话筒声中，全都越过了
我，他们愉快地朝着最后的景点走去。看着他们
远去的背影，我似乎显得身影孤单了。其实，论
热闹，是他们；说独处，惟有我。我仍闲散地走，
不想跟在导游的后面，受她支配，听她那早已编
好的千篇一律的词汇，然后与众多的游客像赶市
集一样，从一个景点到达另一个景点。我到这里
来，是探寻徽文化的，要与这些不能言语的徽派
建筑物进行对话。

平心而论，尚书府内那错落有致、犬牙交错
的马头墙，那幽深的月牙门以及长长短短的窄窄
的巷道，却十分的迷人，既娴静又优雅。或许这
样写来，我对尚书府的建筑布局构造以及历史文
物记叙得太少了。我本来可以用我那笨拙的语
言，叙述得更多一些，为它们留下一些笔墨。如：
府内胡树铭的故居，从胡宗宪到胡氏“炳”字辈，
共 12 代人在此居住，同居一府，和睦相处；清代
包世成撰写的对联“道德传家富贵依然久，诗书
济世子孙更永贤”和“八十齐眉”的匾额；尚书府
的核心建筑从之堂，悬挂的青菜萝卜图是明代的
王世贞所绘；精美的木雕出自当时哪位名艺人之
手，尺寸多大，如今价值不菲等等。但现在，印刷
宣传册里关于尚书府的趣闻轶事应有尽有，详细
得很，何必需要我再枉费笔墨呢。

龙川尚书府给我留下最美好的印象，无疑是

徽派的“三雕”艺术了。那尚书轩楼台的雕栏如
此的精巧别致；官厅内的木雕人物，气派恢弘无
比；幽深的月牙门、圆拱门、葫芦门，造型古朴大
方；府内的屏风、窗楹、栏杆，连日常所用的桌椅
等均有人物、花卉、鸟兽、吉祥之图案，古朴
典雅，极尽装饰之美。那砖雕、石雕、木雕刀
法之娴熟，手法之多样，深得音符之韵律，再
现了徽派艺术之精华。虽经几百年狂风暴雨的
洗刷、岁月的剥蚀，它们依然是剔透玲珑，让
我神醉情弛，叹为观止。

依我看来，被人们誉为官家豪宅的尚书府，
并不是因为府内建筑物和摆放的装饰品有多么
豪华气派、富丽堂皇，而在于府内的一景一物充
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而这些气息都是我们日常
生活中可以触摸的。我以为，这些精美的徽文化
艺术，其美不在于事物的本身，而在于它们都源
自一颗颗充满智慧的心，出自于一双双勤劳灵
巧的手。由“智慧的心”与“勤劳的手”，才汇
聚成尚书府徽派建筑物的美，探寻它，触摸
它，总能给予你积极上进的力量。

走出尚书府，我想，倘若能在这里闲居一段
时间，府内梅林学堂的蒙童馆必是我的首选。我
将坐在蒙童馆前的石墩上，让温暖的阳光照耀着
我，背靠历经百年风雨洗礼过的廊柱，捧读一本
书，身心放松，融入这徽派的艺术元素中。

维色的笑声维色的笑声
第一次见到维色，是2013年5月17日下午，在西藏自治区

人民医院儿科病房，当时他刚做完漏斗胸手术，输着液体，吸
着氧气，躺在病床上抱着妈妈迷迷糊糊地哭叫着，妈妈微笑着
轻轻伏在他身上。

我和德央见此情形赶快走出病房，维色的小姑妈和父亲
跟了出来，在楼道里聊了起来。楼道的气氛显然比病房轻松
得多。交谈之中，大致了解到维色的情况。

维色一家是拉萨本地人，父亲刚满30岁，几年前与维色的
妈妈结婚，他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3年前维色出生，一家
三口与大姑妈夫妇一起居住，住在一起的还有维色的奶奶，原
本拥挤的房间更加拥挤。

奶奶在八廓街有一间很小的房子，租给别人当仓库，每月
有六七百元租金。大姑父是西藏人民医院一名后勤职工，患
有风湿病，经常拄着拐杖，大姑妈干点零活。大姑妈年轻的时
候有过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后来总是流产，生孩子的事就
没有结果。小姑妈做商品推销员。在大姑父的帮助下，维色
的父亲在医院当了一名保安，每个月有950元收入，妈妈照顾
维色和老人，没有任何收入。小姑妈和奶奶经常给父亲两三
百元，贴补家用。

维色出生以后，为这个家庭增添了喜气，但刚刚会走路，
便发现一只脚有点踩不实地面。2013年元月到医院检查，维
色被诊断为漏斗胸，属骨骼畸形，同时因为曾经烧伤导致腿部
肌肉和骨骼也受到伤害。不治疗将会压迫心脏、肺部等重要
器官，以后的生长发育也存在隐患。但治疗的费用很高，仅漏
斗胸一项就需要至少5万元治疗费。

5 万元治疗费对这个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无钱治
疗，维色面临回家。好心的医生想起了北京苹果基金会，基金
会的德央总给他们送来汉藏文宣传单，恨不得贴满医院的角
角落落。医院自然不允许随便张贴宣传资料，有心的医生会
在抽屉里保存一张，上面有德央的手机号码。医生看出了维
色父母的难处，便将德央的联系方式告诉给他们。

德央接到维色父亲的电话就赶到医院，看了诊断证明，了
解家庭情况，认为符合贫困儿童大病救治范围，帮他们填写了
救助申请表，指导维色父亲开具贫困证明等申请材料。德央
将这些材料一一扫描发往北京，请基金会审查，审查同意后，
到医院请医生作治疗预算，并安排住院床位。漏斗胸和腿部
脱位两项费用，德央为他们申请了8万元。

维色原本 3 月份就要住院，但 3 月份拉萨执勤值班任务
重，父亲请不了假，等到4月底才入院。一开始做腿部脱位恢
复治疗，给腿打上石膏，吊到一定高度，10多天以后，发现皮肤
过敏，只能拆除石膏，再做漏斗胸手术。手术的时候给体内装
了两块钢板，两三年以后才能取出来，取出的时候还要做手
术，费用应该在1万元以上。

第二次见到维色是3天以后，我和德央去医院看望另一位
患儿，在二楼大厅见到维色抓着妈妈的一根手指头，把妈妈往
前拽，妈妈笑眯眯地跟在维色身后。维色看见德央，立即松开
妈妈，伸出手臂指给妈妈看，妈妈见到德央，分外高兴。德央
迎了上去，抱住维色，维色在德央怀里发出欢快的笑声。下楼
的时候，维色让妈妈把他抱起来，伸出可爱的小手，按了电梯
的一楼键。到了一楼，维色一手牵着妈妈，一手牵着德央，欢
天喜地地走着曲线。离开的时候，维色向我和德央挥手，妈妈
双手合十，向我们致谢。

出了医院大门，我问德央，维色的妈妈怎么总是微笑，儿
子患这么重的病，怎么笑得出来。德央说，自从跟维色家打交
道，每次见他妈妈都是这个表情，大概她喜欢笑吧，藏族人面
对困难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勇敢和坚强。

德央还告诉我，医生建议维色漏斗胸手术恢复好以后，到
内地医院治疗腿部脱位，如果这样，就牵扯到多次住院。可是
按照基金会的要求，每位患儿原则上只享受一次免费住院治
疗。所以，贫困儿童大病救治工作，听起来简单，具体到每位
患儿，困难重重。

安多一家人安多一家人
措姆只有 1岁零 8个月，是那曲地区安多县人，出生不久

就发现有问题，送到西藏军区总医院检查，诊断为高原心脏
病，还有肺气管炎、营养不良、重度肝炎。2013年4月，终于凑
够2000元现金，把措姆送到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治疗。

没过几天，2000元押金就用光了，措姆面临断药出院的危
险，主治医生提示可以联系苹果基金会的德央。打完电话，正
在担心德央是否愿意帮助他们时，德央已经来到儿科重症监
护室。德央想办法先给医院医务处转去6000元为措姆治病，
同时为他们补办各种材料。

6000元很快花完，措姆的父亲给德央打电话说医院在催
钱。这天恰逢周末，德央来到医院请求医务处副主任刘文龙
帮忙。刘主任正在开会，德央就在门外等候，一直等到会议结
束。刘主任让工作人员从医务处转给儿科6000元，让儿科继
续为措姆用药。

措姆住院的时候，妈妈陪护在病房，父亲白天忙碌，晚上
蜷缩在医院楼道的铁皮椅子上睡觉。4月的拉萨雪花飘零，异
常寒冷，德央送给他们一床毛毯。措姆的父亲通过老乡找到
一间堆放杂物的小房子，六七平方米的样子，每月租金170元
钱，房东还为他们办了拉萨市暂住证。

出院以前，德央陪措姆的父亲到二手货市场花600元钱买
了两张藏式床，既能当沙发坐，也能当床用，送去一个断了电
线的电动酥油机和一部旧手机，并为他们办了那曲和拉萨两
城一家手机套餐。措姆的父亲非常聪明，不但学会了用手机，
还把打酥油的机子修好了。

措姆的父亲在德央的帮助下到一家餐厅当服务员，每月
工资1600元，干了几天时间，就被辞退了，原因是措姆的父亲
不会讲汉语，交流不太方便。没有收入，就无法生存，措姆家
只有几只羊，请奶奶照看着，其中一只羊被棕色的、受保护的

一种动物吃掉了。德央转述说，那种动物还会捡拾石头砸牧
羊狗。我和德央猜测了好长时间，也搞不清是何种动物。

措姆入院以前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出院没多久不但会说
话走路，笑声还格外响亮。德央经常去措姆家看望他们，还在

《拉萨商报》上为措姆的父亲找到一份洗车的差事，把他送到
洗车场，并请老板给予照顾，每月工资 2000 元，中午管一餐
饭。干了仅仅一天，老板不让他洗车，只让他洗车轮胎和车坐
垫，原因是协作能力差，无法与其他人同洗一辆车。工资也从
2000元降到1900元。为了上下班方便，德央送给他一辆旧款
山地车，骑出去第一天撞了一位中年妇女、一位初中男生。中
年妇女把他骂了一顿；初中男生瞪他两眼，撅一撅嘴走开了。
措姆的父亲再也不敢骑车上下班，只能乘公交车，中间要倒一
次车。

德央帮他们算了一下开支，每月房租 170 元，公交车费
180元，水电费手机费每月两三百元，可供使用的钱只有1000
元左右。

2013年 5月 19日上午，风和日丽，碧空万里，我和德央到
措姆家看望他们，去以前给措姆妈妈打了电话，妈妈和外婆领
着措姆去拉萨附近一个寺庙朝佛还没有回来，父亲在上班。
我随德央爬上一个小茶馆二楼露台，踩在油腻腻的地面上，生
怕摔跤。德央告诉我，她经常在这里等候措姆一家，在这里请
他们吃饭喝酥油茶，嘱咐他们怎样办各种手续。

我俩要了一壶甜茶，两份盖浇饭，苍蝇闻香起舞，纷纷扰
扰。坐着的简易沙发到处都是破洞，时不时地，喝一会甜茶偏
着头看那破洞，担心破洞里会钻出老鼠。米饭上面盖着青笋
炒牛肉片，德央端起盘子就吃，我把勺子举了几次，都没有吃
下去的欲望，犹豫中几次想要呕吐，只好放下勺子，对德央说，
不好意思，我不饿。

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扶着铁栏杆小心翼翼下楼梯，高跟鞋
差点踩进铁片中间。

我为措姆买了苹果、橙子、饼干，德央为措姆的妈妈买了
一支防晒霜。居民小区整齐漂亮，全都是两三层的小楼，措姆
家住在巷子深处一户人家门外的杂物房里。敲了好一会儿
门，不见动静，德央说大概还没有回来。我把耳朵贴到门上，
隐约听见有人说话，继续敲门，开门的是措姆的外婆，满头银
发，两条辫子垂在胸前，辫子里编织着好看的彩色布条。措姆
的妈妈见到德央，脸上绽放出花朵般的笑容，措姆躺在床上睡
觉，两张床呈丁字形摆放，占去房间大部分面积，被褥衣服全
都堆在床上，凌乱不堪。

门后面的煤气炉子上煮着羊肉，香气四溢。坐下以后，觉
得不踏实，伸不直双腿，把床上的杂物往里面推了推，勉强坐
稳。德央指着房间里惟一一扇窗户，对我说晚上他们上厕所
只能翻窗户，窗户外面是房东家的院子，院子里有厕所。

德央把防晒霜递给措姆的妈妈，妈妈拧不开盖子，德央帮
她拧开，教她怎样使用。我试图和措姆的妈妈外婆交流几句，
都被她的微笑驱赶回来。德央说，措姆的父母20岁出头，还是
一对孩子，无法回答我提出的任何问题。在拉萨的日子里，德
央像他们家的发言人和翻译，面对整个世界，处理一切事务。

我像一个傻子，在措姆家坐了一会儿，只好告辞。
走出措姆家，忽然意识到通往他们家的石板路巷子，幽长

又狭窄，我和德央在幽长寂静的巷子里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
才来到车水马龙的街道，正午的阳光洒在林荫道上，斑驳迤
逦。回想措姆家狭小简陋的小屋，年轻女人的笑容，有一种恍
若隔世的感觉。

措姆消除了疾病困扰，找回了健康，但他们离开了广阔的
羌塘草原。在家乡的草原上，他们自由自在，驰骋千里，来到
城市拉萨，却举步维艰，一切从头开始。我不知道措姆一家在
拉萨要待多长时间，最终是否会爱上拉萨，适应城市生活，但
在他们心目中，一定会记住善良的人们带来的阳光。

内地是什么样子内地是什么样子
2013年5月20日下午三点半，德央给我打来电话，说山南

地区的那个患儿已经到龙王潭公园北门，她一会儿赶到，让我
先过去跟他们聊聊。

龙王潭公园其实就是布达拉宫后面那片古木参天、湖水
荡漾的绿地。公园里外鲜花盛开，柳絮飞飞扬扬，妩媚飘逸。
我还没有到北门，就见公交车站牌旁边站了好几个人，一位戴
眼镜的年轻女子向我微笑，我知道他们就是山南来的患儿家
属和陪同人员。

患儿是5岁男孩旺堆，依偎在妈妈怀里，身体虚弱，脸色寡
淡。妈妈只有26岁，已经有一个7岁的女儿和5岁的旺堆，漂
亮而焦苦的脸庞，让人顿生怜惜。

我引领他们进到公园里面的甜茶馆，要了甜茶和炸土豆
片，特地为旺堆要了一瓶易拉罐饮料，这才发现少了两个人。
戴眼镜的女孩告诉我，那是旺堆家在拉萨的熟人，担心他们不

认识路，专程给他们引路。看到我，心里踏实了，就忙自己的
事去了，晚上旺堆住他们家。

旺堆一直靠在妈妈怀里，眼睛一会儿睁开，一会儿虚掩
着，我摸摸他的额头，有一种酸楚感，我清楚他的病症，一种可
怕的疾病。妈妈和一同来的顿珠几乎没有言语，他们不懂我
的汉语，我也不懂他们的藏语，戴眼镜的女孩自然是翻译。

女孩自我介绍，说自己叫达娃卓玛，拉萨本地人，西藏大
学毕业以后，2012年考上公务员，分配到山南地区加查县安绕
镇人民政府工作，年底到扎雪村驻村。旺堆一家就是扎雪村
村民。两年前，旺堆的父母离婚，女孩跟妈妈回到娘家，旺堆
跟着爸爸在扎雪村生活。旺堆总见不到爸爸，有时候到叔叔
家吃几顿饭，饿得实在不行了，就吃土。

旺堆也喜欢玩耍，跟着小朋友嬉闹，跑着跑着一头倒地，
站不起来。邻居们看见，找不着父亲的踪影，只好通知叔叔，
叔叔和妈妈领旺堆到医院检查，怀疑是急性白血病加营养不
良，医生建议到内地医院治疗。医生把德央的电话告诉给他
们，德央接到旺堆妈妈的电话，火速赶到医院门口，约定办完
手续就去内地治疗。

德央计划让山南的旺堆和日喀则的朗加一同到成都治
疗，中华儿慈会西部儿童救助专项基金执行主任李哲为他们
联系了成都妇女儿童医院，并请主治医生与德央取得联系，德
央从微信上传去了两位患儿的相关资料，医生答应派车到火
车站接站，李哲还在网上招募到成都会藏语的志愿者，担任患
儿在成都治疗期间的翻译和力所能及的护理工作。

李哲在北京遥控安排成都的工作，德央在拉萨协调山南
和日喀则两位患儿去内地事宜，原计划两家人于 5月 20日上
午到拉萨，也就是今天，由我和德央带他们去火车站买票，乘
坐今天晚上的火车去成都，因为朗加一家要到傍晚才能到拉
萨，出发时间只能推迟到明天。

达娃卓玛告诉我，5月17日安绕镇和村委会开会，安排旺
堆到内地住院事项，既然苹果基金会承担住院费用，路费就由
当地政府支付，并派达娃卓玛护送到拉萨。同时通知安绕镇
在湖南学习的一位副镇长，5月22日学习结束以后，直接到成
都接站和看望旺堆。政府还找到旺堆妈妈的一个远房亲戚顿
珠，陪同旺堆母子一起到成都。顿珠显然比旺堆的妈妈更年
轻，是一位少语瘦削的小伙子，同样也不会讲汉语。

甜茶喝到一半，德央急匆匆赶来，见到德央，旺堆妈妈露
出少有的笑容，德央把旺堆拉到自己怀里，一边抚摸旺堆的脸
颊，一边交代明天在火车上的注意事项，并在一张纸条上写上
成都妇女儿童医院主治医生的电话，日喀则患儿朗加父亲的
电话和德央的电话，吩咐他们有不清楚的地方随时电话联系。

旺堆妈妈收起纸条，对德央嘀咕了一句，德央停顿了一
下，然后用藏语说着什么。末了，用汉语向我解释，她问内地
是什么样子。我也愣了一下，反问德央，那你说，内地是什么
样子。德央说，她对旺堆的妈妈介绍，内地与扎雪村完全不
同，有高楼大厦，人也比拉萨多，但别害怕，医生医术高明，有
会藏语的志愿者帮助他们，说藏语的地方就是家乡。

在忙完一系列事情之后，我和德央在一家面馆吃晚饭。
德央接到电话，日喀则朗加一家已经来到拉萨。德央放下碗
筷出去迎接，我稍后跟去对面的甜茶馆，德央正向他们交代出
行事项。

朗加是日喀则地区白朗县玛乡人，兄妹3人，自己排行老
大，已经 12 岁了，还没上学。肛门失禁 7 年，曾经做过 4 次手

术，未能好转，西藏各大医院都无法治疗，只能到内地医院救
治。历次住院花费4万多元，农村合作医疗不能全额报销，借
款至今没有还清。这次到内地治病，从亲戚家借了3000多元
路费。找到当地民政部门希望得到帮助，被告知先去治病，回
来后按合作医疗标准进行报销。

清早从家里出门，步行到白朗县城，乘坐黑车到日喀则，
每人30元车费，再搭乘日喀则到拉萨的班车，每人90元，父母
和舅舅陪同朗加到拉萨，到成都只有父亲陪同。全家没有一
个人会汉语，父亲不会打电话，勉强会接电话，德央一遍遍教
朗加的父亲拨打电话，我在一旁看着都着急。

不用一问一答，德央直接替他们回答了我想了解的情况。
拉萨市人民医院医生次珍，算是苹果基金会的义务宣传

员，得知老家日喀则患儿朗加符合基金会救治范围，主动把德
央的电话告诉给朗加父母，又把朗加父母的电话告诉给德央，
德央打过几次电话，指导他们如何办理手续，并约定今天上午
到拉萨，与山南的旺堆会合以后，晚上乘火车去成都。尽管紧
赶慢赶，从家里到拉萨300多公里的路程，现在才到拉萨。

与朗加父母商议的结果是明天一早，德央和我一道为两
家人购买火车票并送站。德央发短信把情况告诉给北京的李
哲，一会儿工夫，李哲回复德央，让她放心，成都妇女儿童医院
会安排人到火车站接站。

次日清晨，我被德央的电话唤醒，一看时间才 8点 15分，
德央告诉我两家人要买机票去成都，她开车还有一会儿才到，
让我先去民航售票厅看看，有没有打折的机票。10分钟以后，
又接到德央的电话，说山南的旺堆改乘飞机去成都，日喀则的
朗加换成坐火车。两家人已经在民航售票厅门口会合。

我立即赶到民航售票厅门口。卓玛说，担心旺堆身体虚
弱，火车时间太长，万一在火车上摔倒起不来，麻烦就大了，向
镇政府领导请示以后，允许他们乘飞机。机票还没有买，等德
央来了以后再确定。朗加和父亲只有3000多元路费，如果去
内地时乘坐飞机，返回来的路费就不够了。

德央终于赶到，问明情况，又到售票大厅问了售票员，知
道还有打折机票，觉得乘坐飞机比较划算，与两家商量干脆都
乘飞机，成都方面也好统一接机。

正要掏钱买机票，朗加的父母说他们的行李还放在堆龙
德庆县的亲戚家，乘坐公共汽车去堆龙取行李，回来起码也到
中午时分了。德央一时无语，沉默以后，作出决定，旺堆家先
乘飞机去成都，朗加父子乘明天的飞机。

我听得一头雾水，堆龙德庆县我比较熟悉，打车去那里顶
多半小时，来去一个小时的路程怎么耽搁一天时间呢。说完
后，伸手拦住一辆出租车，朗加母亲跟我上了出租车。在堆龙
德庆县城一栋三层小楼前，出租车停了下来。朗加的妈妈上
到二楼靠边的一户人家，扛来一个很重的编织袋放到出租车
后备箱里，再次上楼，又扛来一个巨大的提包。我以为没有东
西了，正要合上后备箱，她又拖来一个拉杆皮箱，怀里还抱着
两罐两公斤装的饮料瓶，瓶子里是自家酿制的青稞酒。

赶紧让她坐上车，开出一程，我给德央打去电话，说20分
钟后赶到。

到了售票厅门口，两家人的机票已经买好，当天中午的机
票，德央跟李哲联系，确定了接机事宜，并商量请李哲帮忙，能
否解决朗加父子返回西藏的路费。

德央在两张 A4 打印纸上写上大大的“成都妇女儿童医
院”字样，并在右下角写上两位主治医生的电话和双方家长电
话，旺堆妈妈和朗加父亲各拿一张。德央一再叮嘱他们，上飞
机前关闭手机，下飞机后打开手机，两家人不要走散，出机场
的时候举起白纸，有人接机。

上机场大巴的时候，忽然发现朗加的父亲怀里抱着那两
罐青稞酒，脸喝得红红的。我笑着对他说，飞机上不让带酒。
他似乎没明白我在说什么，对着酒瓶又喝了一大口。德央对
我说，他心里难受，想喝就喝吧。

达娃卓玛陪同两家人一起到机场，几分钟后，机场大巴消
失在拉萨的和风与垂柳间，我长叹一声。问德央，你天天为这
些孩子忙碌，怎么支撑得下去啊。

德央笑着说，这是我的工作啊，做这种事，比到寺庙磕头
烧香祈求福祉实在，其实也是积德行善。

晚上6点，德央发来短信，成都妇女儿童医院已经接到两
家人。

2013 年 8 月 30 日，写完以上文字，给拉萨的德央打去电
话。德央告诉我，旺堆的病情有所好转，但不太稳定。朗加做
完手术以后，病情有所好转，已经返回拉萨。但病还没有根
治，需要继续做一些康复性锻炼。

拉萨时间表拉萨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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